34 旧罪
创世记 20:1–18
《创世记》12–19章中亚伯拉罕与罗得的对比性描绘所产生的效果是，亚伯拉罕高高耸立在罗得之上。罗得的形象逐渐缩小，因为他为自己选择了水源充足的约旦平原，并逐渐被所多玛吸收，最终落入洞穴的耻辱之中。亚伯拉罕尽管一路上有一些波折（例如，他向法老把撒拉说成是他的妹子，以及夏甲事件），他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高大——在那地筑坛；宽宏大量地让罗得选择土地；从入侵的诸王联盟手中救出被掳的罗得；领受麦基洗德的祝福；相信主的应许，就是一个儿子将从他而出，他的后裔将如众星一般，并且这就算为他的义；见证上帝火焰般的临在从被剖开的祭牲之间经过，立下单方面的圣约；接受割礼之约；当上帝应许撒拉将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时，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撒莱的名字改为撒拉；在他的营中设宴款待主和两位天使；听见主应许撒拉明年这个时候将有一个孩子；然后热切地向上帝为所多玛恳求，这使罗得得以保存。在这一切事上，亚伯拉罕作为那位高大的信心之人不断上升，《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雄辩地颂扬了他。
正是这样的高度，为亚伯拉罕在异教君王亚比米勒面前可耻的行为提供了背景。而他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那时撒拉甚至还没有怀上以撒；正如第21章所记，以撒是在一年后出生的。
所多玛和死海诸城被毁灭之后不久，亚伯拉罕拔营起行，开始了第1节所描述的漂泊，首先向南行进进入南地，然后在更南方、加低斯绿洲与书珥之间的地带住了一段时间；书珥构成了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埃及防御墙。过了一段时间，亚伯拉罕离开加低斯—书珥的牧放地区，前往北方、应许之地边缘的王城基拉耳。
罪（1–2节）
我们惊讶地读到：“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她是我的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2节）。我们的惊讶在于：亚伯拉罕又犯了他在埃及时所犯的同一个罪；那是在他刚刚领受了后裔的应许之后，而这个应许促使他凭信心离开吾珥。如今，几十年之后，就在领受了明确的、有确定日期的应许——撒拉将为他生一个儿子——之后不久，他竟然又犯了同一个旧罪！
当我们想起他的难堪，以及法老把亚伯拉罕赶出埃及时那刺痛人的责备，我们的惊讶就更加深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取来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12:18、19）。最后那句急促的话在希伯来文中只有四个词：“这里……妻子……带……走。”何等的轻蔑。
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在基拉耳这里发生了什么？”
而我们从自己的内心知道部分答案。每个人都有某些自己特别容易陷入的旧罪——“紧紧缠累我们的罪”（来12:1）。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易受诱惑之处。那些对别人可能没有吸引力的罪，对我们却保持着致命的诱惑，并促使我们悲剧性地重犯。
亚伯拉罕在受到压力时紧紧缠累他的罪，就是信靠自己而不是上帝。一般而言，他信靠上帝。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这就算为他的义（15:6）。但是，有时在受到压力时，他决定用一个“小小的”谎言来给上帝一点帮助。像“主啊，我信靠你，但我只是想确保事情能够有正确的结果”这样没有说出口的思绪，伴随着这类罪。
但是，如果一个信徒渴望最大程度地被上帝使用，这种自我信靠（其实就是不信靠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就不能有任何地位。正如 Oswald Chambers 所写：
上帝可以借着人没有能力和资源来成就祂的旨意，也可以借着人放弃对这些能力和资源的依赖来成就祂的旨意。纵观历史，上帝拣选并使用无名小卒，因为他们对祂非同寻常的倚靠，使祂的能力与恩典能够独特地彰显出来。祂也拣选并使用一些有地位的人，但只在他们放弃依赖自己天然的能力和资源时。
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必须学习单单信靠上帝。而上帝正在为这个目标作工。
生命岂不是很美好吗！亚伯拉罕还活着。而亚比米勒相信撒拉是亚伯拉罕美丽的妹子（请记住，尽管她年纪老迈，她很快就要生一个孩子），已经把她带入自己的后宫。好好睡吧，父亲亚伯拉罕，上帝的人。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感受，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因自己的欺骗而来的焦虑——为了维持对某个处境的控制而误导别人的时候——为了确保自己的舒适而说谎的时候——或容许一个错误的印象持续存在，好让别人对我们有好的看法的时候。
介入（3–7节）
当然，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容许亚伯拉罕的谎言沿着其不可避免的进程走向悲剧。上帝已经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无条件、单方面的圣约。而亚伯拉罕的不忠信不能废除它。
上帝不久前曾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18:10），又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所定的时候，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18:14）。
上帝不会容许撒拉在亚伯拉罕以外任何男人的怀中。因此，上帝突然在梦中临到亚比米勒，对他说出这些令人震惊的话，直译为：“你是个死人，因为你所取的那个女人，因为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
上帝完全抓住了亚比米勒的注意力。虽然在做梦，这位君王开始冒汗，他回答说：“主啊，你要杀一个无辜的百姓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她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作这事是心中正直、双手清白的”（4、5节）。
撒拉也参与了这个欺骗，因为她也称亚伯拉罕为她的“哥哥”。而且看到撒拉没有孩子，他又怎能想象他们所说的是不真实的呢？亚比米勒的心和手都是清洁的。他没有与她发生关系。亚比米勒所说的确是真话。
因此，上帝告诉这位君王，是祂的全知（祂知道一切）和祂的全能（祂拥有一切能力）阻止了亚比米勒侵犯撒拉；并进一步告诉他，这位君王必须把撒拉归还——“现在，把这人的妻子归还，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你就可以存活。但你若不归还她，你要知道，你和一切属于你的人都必要死”（7节）。
这是圣经第一次使用“先知”这个词。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罗得代求，使他成为后来摩西、撒母耳和耶利米这些伟大先知代求者的先驱。撒拉归还她的丈夫，以及她丈夫的祷告，是亚比米勒唯一的盼望。
对质（8–13节）
现在，这个故事开始因不断增强的反讽而强烈跳动，因为异教的迦南人亚比米勒行得比义人亚伯拉罕更加公义。
亚比米勒的话。亚比米勒召集他的百姓，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之后，这位君王召来亚伯拉罕，以一番充满道德震惊和义愤的话恳切质问他；其中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怎么向我们这样行呢？我怎样得罪了你，以致你使我和我的国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应当行的事。’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看见了什么，以致你作了这事？’”（9、10节）。
亚比米勒提到“我们”和“我和我的国”，表明他关心那些因亚伯拉罕的谎言而陷入危险的人。亚比米勒所说的“我怎样得罪了你？”充满了道德上的严肃。他所说的“你向我行了不应当行的事”占据了道德高地。而他最后所问的“你看见了什么，以致你作了这事？”则容许亚伯拉罕解释。
就在那一刻，亚伯拉罕高大的属灵形象在异教徒亚比米勒面前缩得极其低微。
亚伯拉罕的回答。至少可以说，亚伯拉罕的回答十分无力：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以为：“这地方完全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必因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确实是我的妹子，是我父亲的女儿，却不是我母亲的女儿；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当上帝使我离开父家漂流的时候，我对她说：‘这是你必须向我施的恩慈：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要论到我说，他是我的哥哥。’”（11–13节）
亚伯拉罕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亚比米勒和基拉耳。这些异教徒中间确实有对上帝的敬畏。反讽存在于他的内心——因为亚伯拉罕的惧怕根植于他自己当时缺乏对上帝的尊重和敬畏。假如他表现出正确的敬畏上帝，他绝不会说谎！
而且，亚伯拉罕的欺骗也把撒拉拖了下去。他那可悲的请求——“这是你必须向我施的恩慈：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要论到我说，他是我的哥哥”（13节下）——是一种家庭式的要挟。面对这样的恳求，撒拉还能怎样做呢？
显然，自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珥的父家以来，这个“她是我的妹子”的欺骗一直是亚伯拉罕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部分。
父亲亚伯拉罕并不像我们从前几章所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圣徒。在这里，他在亚比米勒和他的百姓面前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见证；毕竟，他们正是那些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福之列国的一个缩影！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低谷的时期。而这一切全都是亚伯拉罕自己的错。
这件事与义人罗得灾难性的败亡放在一起，令人极其警醒。罗得如此依恋世界，以致虽然他因世界的暴力和罪恶而苦恼，他仍然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紧紧抓住它，直到痛苦的结局。亚伯拉罕则是卓越无比的信心义人。但是在基拉耳，他那容易缠累他的罪胜过了他，并抹去了他的见证。
他们两人的生命都对那些走在信心行列中的人，也就是教会，构成了不祥的警告。义人完全有可能因自己的罪，永久地（如罗得）或暂时地（如亚伯拉罕）使自己对世界的见证失去效力。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再也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堕入这样的欺骗；他的生命越来越成为一个深深倚靠上帝的生命，最终产生了信心至高的彰显：“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认为上帝甚至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来11:17–19）。
恩典（14–17节）
亚伯拉罕再次陷入容易缠累他的罪，并没有使一切都失去。余下的记载处处滴下恩典。
亚比米勒把大量礼物倾注给亚伯拉罕。
于是亚比米勒把牛、羊、男仆和女仆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亚比米勒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看哪，我已经给你哥哥一千银子。这是在所有与你同在的人眼中证明你无辜的记号，并且在众人面前，你都得以洗清。”（14–16节）
亚比米勒把土地提供给亚伯拉罕，就消除了亚伯拉罕外来人的身份。现在亚伯拉罕在基拉耳已经不可能再惧怕。
这一千舍客勒银子是一笔惊人的金钱礼物。五十舍客勒是为一个新娘所能支付的最高数额。这是二十个新娘的价钱！
亚伯拉罕的愚妄所遇到的是惊人的恩典。
恩典也临到亚比米勒。“于是亚伯拉罕向上帝祷告，上帝医好了亚比米勒，也医好了他的妻子和女奴，使她们生育。因为耶和华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母腹都关闭了”（17、18节）。
也许这种医治的恩典，是恩典临到那个非利士村庄中一些人的彰显和先兆。他们无疑看见了上帝令人敬畏的大能。
对于撒拉而言，也有充满恩典的盼望。几年前，撒拉曾说：“看哪，耶和华使我不能［直译：‘关闭’］生育”（16:2）。如今，她的话在这段记载最后的话中得到呼应：“因为耶和华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母腹都关闭了”（18节）。
主既然能够开启撒拉的母腹，正如祂为那些非利士妇女所做的一样，祂当然能够这样做。撒拉，鼓起勇气——欢笑很快就要来了！
Iain Duguid 在他对亚伯拉罕的研究《活在应许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中作出这样的观察：
上帝甚至能够使用我们的罪来成就祂自己的旨意，这表明祂爱我们，并不只是因为我们能够为祂做伟大的事。儿童诗歌《耶稣爱我》还有一节我们并不常唱的歌词，但它完美地表达了上帝之爱的这一方面：
我好的时候，耶稣爱我，
当我做我应当做的事。
我坏的时候，耶稣爱我，
虽然这使祂非常忧伤。
人很容易认为，如果我们完成某项伟大的工作、某种外在的成就，上帝就会更加爱我们。但是圣经（以及这里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故事）所关注的是塑造一颗伟大的心。
在这里，上帝正在亚伯拉罕里面作工，要在他里面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对祂的倚靠，因为“祂只在一些有地位的人放弃依赖自己天然的能力和资源时，才拣选并使用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计划常常似乎与我们自己为人生所写的剧本不同。
当你尽力事奉上帝时所产生的压力——不断干扰你祷告的打断——因疾病而被破坏的家庭时光——寄给宣教士却遗失了的信——在这些事情中，你本来想为上帝做一些事。但是更重要的是，祂正在你的心里做一些事。
Duguid 总结说：
祂这样做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向我们和别人显明我们的罪。这往往会使我们感到难堪，甚至受羞辱，尤其当我们处于基督徒领袖的位置时。但是，祂借着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公开悔改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谈论福音；这福音是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唯一的盼望。我们坏的时候，耶稣爱我们；我们好的时候，祂也爱我们，而我们公开的罪给了我们充分的机会，为这个令人惊叹的事实作见证。
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故事彰显了上帝向祂犯罪的儿女所施的恩典与良善，因为上帝正在作工，塑造伟大的心。
让我们向我们良善的上帝献上深深的赞美。

